
二十一世紀雙月刊　1997年4月號　總第四十期

不是┌陽謀┘是甚麼？

●  丁　抒

一　兩種有待商榷的觀點

在國內，有關毛澤東發起反右運動的討論，基本有兩種觀點︰

一、認為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是為了保持戰爭年代的革命精神，他想跳出

黃炎培1945年提到執政黨興而覆亡的「周期率」。有論者指出：「甚至在他晚年錯

誤地發動『文化大革命』，也包含s這樣的良好的願望。希望通過這樣的自下而

上的『大革命』，重新鍛造黨，使它從根本上擺脫周期率的支配。」1可惜的是，

「一個正確的命題，最終卻帶來了一個不幸的結果」2。

二、反右的不幸結果是由鳴放者的過激言論和別有用心所造成的。「五月及

六月上旬的座談會也存在s兩方面的嚴重問題，一是一些黨外人士，其中包括

一些別有用心的人，片面地強調批評共產黨所犯的錯誤，一時在一些場合造成

了只能提錯誤缺點、不能談成績和反批評的不正常局面；二是五月中旬以後，

中央原定的整風方針開始動搖，逐漸地轉向了反右方針，此後的座談會已經背

離了最初的旨意，成為引蛇出洞的一個重要手段」3。

其實，以上兩種看法只是從不同角度詮釋了中共中央在1981年發布的《關於

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》。該決議對反右運動所作的結論是︰「在整

風過程中，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乘機鼓吹所謂『大鳴大放』，向黨和新生的

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，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，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

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。」4

本文對上述兩種觀點提出異議，並證諸史料，指出反右運動不過是毛澤東

醞釀已久的一場「陽謀」。

二　從「雙百」到「鳴放」

1956年4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，陳伯達提出「百花齊放」、

「百家爭鳴」，一個在藝術上，一個在科學上。同日，毛澤東總結會議時說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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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文藝上百花齊放，科學上百家爭鳴，應作為我們的方針。」5（後來簡稱為

「雙百」方針。）然而1957年5月初至6月初遍及全國的「鳴放」，卻與文藝學術毫

不相干，這是因為從1957年初開始，毛澤東將「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」引向了政

治領域。自此，「百家爭鳴」的「鳴」演變成「不平則鳴」的「鳴」，「百花齊放」的

「放」換成了「放言」論政的「放」。毛澤東在1957年3月6日對9省宣傳、文教部長

說：「有選舉權的，憲法就規定他有言論自由。⋯⋯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，現在

不是放多了，是少了，應該再放。」6「不讓百家爭鳴，百花齊放，那就會使我

們的民族不活潑、簡單化、不講理；⋯⋯至於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，人民

政府可不可以批評，共產黨可不可以批評，老幹部可不可以批評，我看沒一樣

不可以批評的。」7很顯然，這�說的「言論」是政治言論。

1957年3月間，黨外人士、《文匯報》總編輯徐鑄成試探地問毛：「我體會

『雙百』方針的提出，在政治思想上說，是要求高價的批評，讓人民暢所欲

言⋯⋯」，毛直截了當地回答︰「你的意見很對、很好。」8

那時，毛只要提及「雙百」，指的必定是與文藝、學術毫不相干而只涉政治

的「鳴放」。此外，這種「鳴放」是單向的，即僅限於黨外人士對中共「鳴放」，而

中共不對民主黨派「鳴放」。在毛澤東的引導下，共產黨的「開門整風」變成了

「大鳴大放」，以致形成了人民對共產黨「鳴鼓而攻之」、「大放厥詞」的「鳴放」局

面。

可是，毛澤東在半年後卻完全不認帳了，反而說︰「鳴放是我們發明

的。⋯⋯我們去年5月在這�講百花齊放⋯⋯是限於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，學

術上是百家爭鳴，就不涉及政治。後頭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，就是甚麼問題都

叫鳴放，叫作鳴放時期，而且要搞大鳴大放⋯⋯」9「我們說鳴放，右派說大鳴

大放，我們說鳴放是指學術上的，他們要用於政治。」bk他不僅將「涉及政治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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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加給「右派」，而且當上述引文後來被收入《毛澤東選集》時，更刪去了「鳴放

是我們發明的」這句關鍵語bl，乾脆就否認了「鳴放」是他一手策動的結果。

三　黨內多數不贊成「鳴放」式整風

1956年2月，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嚴厲批判斯大林，造成各共產黨國家反

個人崇拜的大氣候，而毛澤東則竭力抵抗對斯大林的批判浪潮。1956年4月間，

他先後與蘇共主席團成員米高揚、蘇聯駐華大使談話時都說︰斯大林「功大於

過」，對斯大林「要具體分析」，「要有全面估價」。10月23日，他又接見蘇聯大

使，明確表示對蘇共批判斯大林的做法「有不同意見。還有若干問題，我們是不

同意的」。到了11月30日，他再次接見蘇聯駐華大使，說︰「斯大林執政期間的

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。」bm

在同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上，劉少奇、鄧小平等借反個人崇拜的東風，強

調集體領導，以「反對把個人突出，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」bn為名，在新

黨章中刪去了「以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」中的「毛澤東

思想」，在「黨員義務」那一款中的「學習毛澤東思想」也被刪除。

不久，毛對八大的不滿流露了出來。在12月的一次會議上，他裝出半打

趣的樣子說︰「大家擁護八大，不擁護我。」bo據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說︰

「鄧（小平）曾在八大會議召開期間，叫毛休息，毛十分震怒。」bp毛對八大各項

決議「大為震怒」，「1956年冬天起，毛在家精神抑鬱，整天躺在M上，除大小便

外，不起M，甚至吃飯都在M上。⋯⋯他也是在利用這個時機思考下一步的行

動。」李認為毛思考的結果是藉整風運動整一下黨內高級幹部（包括劉、鄧）及其

推行的政策bq。

毛澤東搞「開門整風」、策動黨外人士批評共產黨，很大程度上是唱獨腳

戲。 1957年3月8日，在康生、陸定一、周揚、文化部部長茅盾和作家巴金等文

藝界人士的談話中，他說：「有很多高幹部，地委專員、地委書記以上⋯⋯專員

以上的幹部約一萬人，其中是否有一千人贊成『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』的都很難

說，其餘十分之九都還是不贊成。這些都是高級幹部呢！」br

《人民日報》社長兼總編輯鄧拓對毛澤東策動鳴放的異常做法也有所戒備，

按副總編輯胡績偉的說法︰「鄧拓可以稱得上是對『引蛇出洞』的『陰謀』有預見

的人物之一。」bs由於中共中央對《人民日報》有規定︰黨的會議不發消息，毛澤

東的講話未經公開發表不得引用。既然沒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，鄧拓便警告部

屬「不要鑼鼓一響就出來」。在代表毛澤東領導《人民日報》的中宣部副部長胡喬

木的支持下，鄧拓有理由對毛澤東的講話不作宣傳。毛澤東對此甚為憤怒。4月

10日，他將總編輯鄧拓、副總編胡績偉等人召到自己的臥室�訓話。他躺在M

上，「像訓斥孫子似地」（胡績偉語）訓斥他們︰「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。你們

按兵不動，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。過去說你們是書生辦

報，不對，應當說是死人辦報。你們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針唱反調，是牴觸、反

對中央的方針，不贊成中央的方針。」他又罵鄧拓「佔s茅坑不拉屎」，「我看你

《人民日報》總編輯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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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一響就出來」，他

對毛澤東的講話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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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編胡績偉等人召到

自己的臥室Í訓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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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敢起來革鄧拓的命」bt。

《人民日報》不得不馬上行動起來。負責記者工作的編輯李莊接到尖銳批評

共產黨的稿件，暗自思忖：「誰敢登這種稿子？」他回憶當時的情景道：「請示總

編輯鄧拓，他不敢作主，說請示以後再定。過了兩三天，正式告訴我：『登，

登，一字不改都登。把記者都派出去，這一段就寫這種稿子。』黨報登這種稿

子，沒有經歷過，我預感到有甚麼事情要發生了。」ck

4月上海局杭州會議上，毛澤東再次責罵《人民日報》︰「《人民日報》是甚麼

人的報紙？要整一整。」「開了許多會議，不發消息。《人民日報》還是國民日

報。」對黨內多數不熱心鼓動鳴放的局面，他十分不滿︰「一定要放。怕放是道

理沒有講通，或沒有說服。」「一家獨鳴了多少年，讓他亂一下子看看。」「我不

是鼓勵人民鬧事，搞鬧事促進會。」早在2、3月間，毛澤東曾幾次批評陳其通等

在《人民日報》發表的對推行「雙百」方針表示憂慮、疑惑的文章。而在杭州會議

上，毛澤東說：「陳其通代表百分之九十黨內同志，我就沒有群眾基礎。」cl這

明顯是氣話，而且是針對中央高層多數同志的。

但毛澤東的話傳到下面就變了樣，「陳其通代表百分之九十黨內同志」成了

「黨中央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同意鳴放」。清華大學物理教員何玉騏在5月27日由校

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主持的鳴放座談會上說︰「黨中央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同意

放，你就是其中一個。」6月5日中共中央陸定一在報送毛澤東的《高等學校整風

情況簡報》上說︰北京大學有個學生寫了篇大字報，說中共黨內百分之九十的人

不贊成鳴放。毛雖批示說「完全造謠」cm，但直到1958年初，他仍然耿耿於懷、

怒氣未消，對去年他策動「鳴放」時不緊跟的人冷嘲熱諷︰「1月省委書記會議，

3月宣傳會議，還有頤年堂會議，都說了人民內部矛盾。不必憂慮，是可以解決

的。可是打不動×××同志的心。我說十個幹部一個擁護我就好了。他也不說

反對，就是不執行。地委副書記以上一萬人，有一千擁護我就好了。北京的學

校哪個（鳴放）放得開？」cn

四　毛澤東發動鳴放運動的動機

另一方面，1956年發生波蘭、匈牙利事件，由於赫魯曉夫派坦克出兵匈牙

利、處死納吉，挽救了匈牙利共產黨政權。毛澤東對這種危機有很高的警覺，

他在1957年1月省巿委書記會議和4月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講得很明白︰

「去年下半年以來，有一股右傾機會主義的風，在地面之上雲層之下流動，

黨內外有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。」co

「小資產階級專政，把你搞下來他專政，想搞匈牙利的，要整一、二十年。

各省要開群眾大會、演講會、辯論會，展開爭論，看誰勝利。小會他神氣大，

大會他沒辦法。你要大民主，我就照你的辦。有屁讓它放，不放對我不利，放

出來讓大家鑒別香臭。社會發生分化，我們爭取大家，大家認為臭，他就被孤

立了。」cp

4月，毛澤東再次責

罵《人民日報》︰「開

了許多會議，不發消

息。《人民日報》還是

國民日報。」對黨內

多數不熱心鼓動鳴放

的局面，他十分不

滿︰「一家獨鳴了多

少年，讓他亂一下子

看看。」「我不是鼓勵

人民鬧事，搞鬧事促

進會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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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後，我們黨內大多數人是正常的、穩定的，少數人有

波動。下雨之前總會有螞蟻出動。中國也有少數螞蟻想出洞活動。現在赫魯曉

夫改變了（丁注︰指赫氏鎮壓匈牙利人民暴動），螞蟻也縮回去了。」cq

「百家爭鳴有好處，讓那些牛頭蛇神鬼子王八都出來。」cr

「批評不過兩種，對的，補我們的短處，錯的，越錯越好，上台一講就揭露

了。梁漱溟、彭一湖、黃炎培也叫過，以後又檢討。章乃器批評我們統戰部，

放手讓他們批評，一批評反倒把他們孤立了。」cs

「不要怕鬧，鬧的越大越長越好。⋯⋯全國大鬧不可能。哪�有膿包，有細

菌，總是要爆發的。大省五萬，中省三萬，小省一萬。準備鬧事，年終結賬。」ct

「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。反正總有一天要整到自己頭上來的。⋯⋯我們

要放，要硬s頭皮，讓他們攻！攻一年。誰讓我們有教條主義，攻掉就好，攻

得過火，就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。共產黨要讓罵一下子，讓他們罵幾個

月。⋯⋯有人說放長線釣大魚，也有一些道理。」「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批評，不

對（的批評）可以不聽，對的要接受。反對肅反、反對合作化的文章，可以駁一

駁。這不叫誘敵深入，叫自投羅網。」dk

毛澤東在4月上海局杭州會議上所說的「膿包」、「細菌」，就是後來的「右派

份子」。「五萬」、「三萬」、「一萬」是他當時設想的各省的右派數目，後來各省

所抓的右派數正與此估算不相上下。

由此可見，毛澤東發動鳴放是要黨外人士充當表決機器的民主花瓶，是服

從命令聽指揮、該舉手時舉手的附庸，並不是真心要求他們的批評。不過，毛

澤東是個好演員。一方面毛澤東在4月杭州會議上講了那麼多讓牛鬼蛇神表演的

話，另一方面，4月11日他將北京大學馮友蘭、賀麟，上海復旦大學周谷城，中

央民族學院費孝通等十來位名教授請到中南海他的住處時，又將對黨外人士的

露骨蔑視藏得一絲不露，他說︰「我感覺你們這些當教授的被搞苦了。⋯⋯我們

現在要整風。我們黨對整教條主義是有經驗的，你們有甚麼意見盡管說出來，

不會對你們怎麼樣的。」dl可惜馮友蘭並不知道在毛澤東講話背後的含意。他參

加鳴放，批評某些共產黨員「處處以救世者自居，自命為萬能的造物者」dm，結

果成了一名北京大學黨委內部掌握的「內控右派」。

五　五月間全黨接受「引蛇出洞」術

從4月下旬開始，各種鳴放座談會在全國各地、各部門、各級機關同時舉

行。但在5月15日，絕大多數人還沒有鳴放時，毛就已經寫下給全黨高級幹部看

的〈事情正在起變化〉。他在文中解釋道︰「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甚麼

允許登在報上？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、毒氣，以便除掉它、滅掉它。」

他的策略是「誘敵深入聚而殲之」，其「誘」的對象是右派知識份子。右派大約佔

百分之一、百分之三、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⋯⋯「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

的牛鬼蛇神」dn。當時的副總理薄一波稱〈事情正在起變化〉一文為「反右派的信

號」do。中共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也說︰「這篇文章，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

擊右派的決心」dp。

另一方面，毛澤東又

說「百家爭鳴有好

處，讓那些牛頭蛇神

鬼子王八都出來。」

「鳴好鳴壞由他們自

己負責。反正總有一

天要整到自己頭上來

的。⋯⋯我們要放，

要硬Ñ頭皮，讓他們

攻！有人說放長線釣

大魚，也有一些道

理。」「這不叫誘敵深

入，叫自投羅網。」



68 百年中國 第二天，毛澤東又起草了一個名為〈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

示〉的黨內文件，要各級幹部繼續鼓勵鳴放。毛指示全黨對「帶有反共情緒的人」

「暫時（幾個星期內）不要批駁，使右翼份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」dq。據

薄一波回憶，「從5月中旬到6月初，中央接連發出指示，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多

次開會，制定反擊右派鬥爭的策略；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條，就是讓右派進一步

暴露⋯⋯」dr。當然，這些「絕密文件」連「級別較低的黨員幹部都不知道」，一

般老百姓當然更不知底細了。

其實這時鳴放還剛剛開始，「反共份子」尚未來得及「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

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」，連北京大學的第一張鳴放大字報也是四天後的5月19日

出現的。章伯鈞的「政治設計院」、龍雲的「反蘇謬論」、羅隆基的「平反委員

會」、林希翎的「中共封建社會主義」、清華大學學生要求開闢民主牆、儲安平的

「黨天下」，乃至所謂葛佩琦的「殺共產黨人」的說法，這些中共事後用以證明反

右之必要的「罪惡活動」，全是在毛澤東寫下「反右派的信號」後，在不知中共幕

後部署的情況下，為中共反覆邀請而「放」出來的。

「反右派的信號」至遲是在5月18日發出的。那天晚上，主持《文藝學習》雜

誌編務的黃秋耘到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家中聊天。邵正鼓勵他「大膽地

放」時，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來了電話。聽了電話，邵「登時臉色蒼白，手腕發

抖，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」，放下話筒對黃說道︰「唔，轉了！」並囑咐道︰「咱

們今天晚上的談話，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！」ds當時北京師範大學黨委書記

施平的回憶可以為此作注︰「反右正式開始前，北京巿委主要領導人多次召開大

學黨委書記會⋯⋯動員鳴放。有一天下午，巿委負責同志找了清華、北大、師

大和北農大四所重點大學的黨委書記去談話⋯⋯說︰你們⋯⋯要用各種辦法，

製造適當氣氛，引蛇出洞，讓他們把毒都吐出來⋯⋯黨委書記要示弱⋯⋯讓他

們敢於盡情鳴放，無所顧忌。⋯⋯時間不多了，很快就要發動全面反擊，反擊

開始後就沒有人鳴放了。」dt這�，「反右正式開始前」指的是6月8日前，而北京

巿委第一書記、政治局委員彭真多次召開會議動員鳴放的舉動當不晚於5月下

旬。是彭真心有靈犀、猜測揣摸出了風向？還是誰向他透露了毛的反右部署？

起先對「鳴放」消極應付的各級黨委書記們此時才發現，原來毛澤東要整的

不是他們，恰恰是那些「鳴放」者。他們一下子放了心，也一下子積極起來。他

們大會小會反覆引導、邀請甚至壓迫群眾參加鳴放。「誰不參加鳴放，誰就是對

黨不關心、不愛護，不愛社會主義⋯⋯」，這是當時各單位的黨委書記們用以壓

迫群眾鳴放時最常用的詞語。他們唯恐鳴放會開得不夠熱烈、鳴放的內容不夠

廣泛、對共產黨的批評不夠激烈、參加鳴放的人的「類別」不夠多樣性；也就是

說，唯恐「秋後算帳」時材料不夠充足。

從這時起，全黨顯然都接受了「引蛇出洞」術。

六　為耍「陽謀」不惜出爾反爾

反右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曾說︰「反右派以後，『百花齊放，

百家爭鳴』的方針，形式上沒有被廢除，但實際上停止執行了。毛澤東同志提

「反右派的信號」至遲

是在5月1 8日發出

的，各級黨委書記們

才發現，原來毛澤東

要整的不是他們，恰

恰是那些「鳴放」者。

他們一下子積極起

來。「誰不參加鳴

放，誰就是對黨不關

心、不愛護，不愛社

會主義⋯⋯。」連北

京大學的第一張鳴放

大字報也是5月19日

出現的。各單位的黨

委書記們唯恐鳴放會

對共產黨的批評不夠

激烈，唯恐「秋後算

帳」時材料不夠充

足。



不是「陽謀」 69
是甚麼？

出，百家爭鳴實際上是兩家，資產階級一家，無產階級一家⋯⋯。」ek

毛澤東在1957年4月間發動鳴放運動時曾說︰「我看每省辦兩個報紙比較

好，一個黨外辦，唱對台戲。」el4月30日毛將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

請到天安門城樓開座談會時，又蓄意迎合那些人士的心理，說︰「民主人士只有

職而無權無責⋯⋯確是不好當⋯⋯黨內外應改成平等關系，不是形式上的，而

是真正的有職有權。」「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。是否分成兩個組織，一個校務

委員會管行政，一個教授會議管教學。」「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適，要改一下。

（職權）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和教授會。」em

幾個月後，他的態度卻轉了一百八十度，說︰「章伯鈞、羅隆基等⋯⋯他們

要取消學校黨委制，要同共產黨輪流坐莊。」en凡鳴放時對學校黨委制發了一點

議論的人統統成了右派。毛澤東從未打算「改一下」學校黨委制，更未贊成過教

授治校。毛澤東也從未真心認為「每省辦兩個報紙比較好」，而在鳴放中提請中

共允許各黨派自己辦報、辦通訊社的人，或僅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的人，統統

被打成了右派。

毫無疑問，毛澤東4月間說的全是假話。問題是毛澤東為甚麼說假話？若不

是為了策動「鳴放」，毛澤東將保持一貫堅持黨委治校、一貫堅持報刊壟斷、一

貫堅持新華社獨家新聞的記錄，絕不會在短短幾個月之間出爾反爾、言而無

信。反右運動大獲全勝後的次年，1958年4月毛澤東說的一段話可以為他的思想

作一注解︰「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，大多數是中間份子，他們是剝削

者⋯⋯是個動搖的階級。⋯⋯去年右派進攻，如果我們不堅決打下去，中國出

了納吉，右派登台，這些人一股風都上來了。打倒共產黨，他們都幹⋯⋯。」eo

毛澤東還闡述了他的高明戰略︰「蛇不讓它出來怎麼能捉它？我們要讓那些

王八蛋出台唱戲，在報紙上放屁，⋯⋯然後⋯⋯一鬥一捉。城�捉，鄉�鬥，

好辦事。」ep

甚麼是「陽謀」？這就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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